
今年初夏，我回家乡零陵探亲，到零

陵古城、春天广场和东山景区等地去转了

转，边走边看边画，怀着对家乡的思恋之

情，对零陵楼、柳子庙和柳子街等零陵的

一些历史建筑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写生。

作为一个寓居他乡的游子，在家乡写

生，有种别样的心境。我在零陵楼写生

时，目睹眼前这熟悉的景物，思绪如潮，此

前我每次路过零陵楼时的点点滴滴，又浮

现在脑海里。我岳父在早先的地区气象

局工作，他的单位和家就在零陵楼旁边的

山上，我跟我家“领导”恋爱、结婚后，经常

到零陵楼和怀素公园散步，上街办事也要

从零陵楼旁边经过，留下了太多的回忆，

其味甘甜，回味无穷。

还有种别样的情怀。我在柳子街写

生时，围在我身边看我作画的人有好几

个，一个从祁阳来的小男孩，大声叫他妈

妈快过来看，对他妈妈说，画得好逼真。

一个模样二十多岁的女青年，用相机对着

我的写生本，从不同的角度拍照。一个鼻

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一直站在

我身后看我作画，他边看边跟我聊天，他

说他是当地人，家就住在柳子街。他好奇

地问我，怎么从没见过我在这里写生。当

他得知我是零陵人，工作和生活在外地

后，连声说，零陵越来越漂亮了，多画画家

乡，多宣传一下家乡，还建议我把画好的

柳子街发到网络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零

陵古城，知道零陵古城。

我也知道，这些年，零陵的变化很大。

每次回到家乡，都能看见新建的高楼，新修

的道路。特别是这次回家，我住在春天广场

附近，看见春天广场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

热闹非凡，亲身感受到了这里繁华的景象。

以前，我来春天广场这一片地域的次数不

多，印象中，这一片是比较冷清的。见我感

到惊奇，小舅子告诉我，现在的春天广场这

一片，已经成为零陵的城中心了。

零陵的变化很大，我在零陵古城也感觉

到了。我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回家乡了，缘于

小舅子一家住在零陵古城附近，以前我每次

回到家乡，到小舅子家去时，都要途经古城。

这次回来，发现零陵古城已经扩建到了愚溪

桥的桥头。我家“领导”说，当年，她在零陵五

中读书，上下学时，愚溪桥是必经之路，这里

昔日的一切景象，她还历历在目。她一边走，

一边细说沿途的过往和曾经发生的趣事。

在家乡写生，还重温了家乡的历史文

化和人文景观。我在柳子庙写生时，为了

把柳子庙的造型和结构画准，多角度、多

方位地对柳子庙进行了观察，选取站立

点，进行画面构图，并认真拜读介绍柳子

庙的碑文，对其历史、始建年份，以及内存

的艺术珍品来由，有了全面了解。

柳子庙，是纪念唐代杰出的文学家、

思想家、政治家柳宗元的古建群，始建于

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1056 年），现存庙

宇为清同治、光绪年间重建。以前，尽管

我是零陵人，但是对柳子庙的了解，也只

是停留在“走马观花”上。

零陵沉淀着太多的历史，每一个景观

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在家乡写生，收获

是多样的，除了形成写生画的收获外，更

多的是满满的思乡情结。

零陵写生札记
＞杂记

□唐晓华车行在国道，两边都是起伏的山，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边的山开始远远退

去，露出田地和房屋，而另一边的山愈

发高大，云团紧紧包裹住山顶，雾气萦

绕在山间。原来我们已经到了下关，这

个风花雪月的梦开始的地方。

下关风确实猛烈，山谷里被拘束

的风在平原肆无忌惮，但它也有它的

温柔，傍晚时分，风逐渐减弱，穿过满

是桂花的国道，与城墙下的行人撞个

满怀。

我沿着西边的城墙一路往东，脚

下全是排列整齐的青石砖，它们也许来

自苍山，寂静了亿万年后来到古城，感

受着一代代大理人的步伐。俯身细看，

青石砖上凿痕依稀可见，诉说着古城的

沧桑。城墙向西延伸看不到尽头，青石

砖大道消失在视野的尽头。在那个只

有人力和牲畜力的时代，宏伟和奇迹已

经无法形容这座古城的壮美，悠悠桂香

风中，我仿佛听到了马蹄和石砖碰撞的

声音，一队队马匹驮着茶叶和布匹，缓

缓走出城门。

天也完全黑下来，车声和行人的

喧哗逐渐稀疏。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胡

乱穿上衣服迈出民宿大门，往洱海边走

去。洱海边是白族民居，都是粉墙黛瓦

的小院，雪白的墙面绘满了彩画，清新

脱俗，也有书法，秀丽遒劲。白族，一个

质朴而又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世代生活

在苍山洱海间，他们用竹篓背出苍山的

银矿，锻造出享誉中外的雪花银；他们

在洱海边的坡地上栽种茶树，焙制普洱

茶。白族先祖不因贫乏迷信神灵，白族

后辈也不因富足忤逆自然，一代代白族

人在崇敬自然中，创造财富，创造出属

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穿过白族民居，洱海神奇地在眼

前铺展开，名字里带海，其实是湖，远远

望去也能看见对岸连绵的山。我到的

地方是一处码头，游船和小渔船横七竖

八摆在洱海边。夜晚看不见细节，只听

得见风浪声不断，略带着腥味的风吹到

脸庞叫人心底升起一股凉意。往天上

瞧去，星星寥寥几颗，散落在对岸的山

头。单调的天空让我以为我没有一睹

洱海月的福分了，正当我百无聊赖的时

候，月亮竟悄悄从苍山背后翻了过来。

十四的月亮竟也不比十五六差，在饱满

程度上丝毫不逊色。月光珍珠化雨般

落在湖面，每一次浪的起伏都是璀璨的

绽放，就好像洱海本身就是月亮倾泻下

来的一般。

我此刻就像置身梦境之中，脚下

的土地和我的身体消失在湖水之中，亦

或许，此刻我就是湖水，就是月光，人世

间的一切都已和我没了干系。空明澄

澈的世界里，没有了我，也没了烦恼、顾

虑，只剩下水和月光自顾自地涌动。

第二天一早，大家整装准备上苍

山，一览苍山顶的雾雪奇景，我自然满

心期待，但严重高反的我不得不止步于

半山腰。不等我去幻想山顶是怎么一

番景象，半山腰的景色就带给我前所未

有的震撼。

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条带

状的布局，国道横穿城区而过，其他道

路都从国道向两边展开，像一片茶叶横

在洱海边，古城是茶叶中间宽大的部

分，方方正正，规矩而又沧桑。新城在

茶叶两端，房屋都是矮房，多却不紧凑，

朴素而又没有现代建筑的单调和僵

硬。没有高楼的遮挡，从苍山脚下到洱

海边，每一条巷道，每一间房屋都是可

见的。在大理，新旧和谐共生着，但它

们又都有着自己的步子，在历史中来

去，感动着一代代大理人。

终于还是要走了，柏油铺成的国

道，把原本用来抵御外敌的两道关隘连

通，我从下关来，却从上关离开。崇圣

寺三塔的金顶闪耀在车窗外的落日余

晖中，彩云飞在天边，我看不清上关的

花。风花雪月的梦醒了，我和这座城的

故事也悄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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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泉水＞故里 □赵广博

时下，由于环境污染等故，城镇居

民的饮水安全已成了生活中的重要事

宜。不仅大大小小的商场里皆有瓶装

的矿泉水出售，各个小区内都安装了饮

水净化器；众多骑行送水的小哥更是往

来于大街小巷，形成了当代都市的一道

特殊风景线！每当我看到眼前的这一

幕幕，心中便不由得阵阵感慨，想起了

故乡那清澈甘甜的泉水。

我的故乡，是山东省沂蒙山区的一

个小村庄。紧靠村西有条南北走向、高

不过十米的小岭坡。坡下蕴含着丰富

的地下水，只要挖个浅浅的坑，便有清

甜的泉水涌出。世代村民为了吃水和

浇地，沿岭坡挖掘了大大小小、形态各

异的几十个池塘。塘与塘间有水沟相

通，从南到北连成一串。因池塘坐落在

村西，故称之为“西涝泉”。涝泉以东，

是大片的菜园。当时，村民们浇菜的

水，既不用抽也不用戽，更无需挑，只要

将池塘扒开个口子，淙淙的泉水就会源

源不断地流进菜畦里。即便是大旱之年，

泉水也不会干涸。由于获取泉水便利且

水质优良，浇出来的菜脆甜爽口，誉满

四乡。故七十年前，种菜出售是我们村的

传统产业，而家父更是个种菜的好手。

可童年的我，对种菜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西涝泉，因为那是我和

同伴们尽情玩耍的广阔场地。好玩

的项目有多种，诸如游泳、跳水、打水

仗，捞鱼、摸虾、抠螃蟹。但最常干

的，则是“挖小汪”。我们学着大人的

样子，用小镢、小锹在池塘边挖个小

坑，待泉水涌出后，再用石块砌起来，

仅留个小口，让泉水源源流出。有时

数人合伙，共挖一个比较大的。有时

各挖各的，相互比赛——看谁挖到的

泉眼旺，看谁的水流淌得远。一旦获

胜，便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呼小叫。

倘若挖到个特大的泉眼，便如获至宝

般地夸耀一番，并宣布为自己所有，

不许他人染指。相互间常常为此引

起争议，乃至大打出手，伤了和气。

当然，过不了多久，就会前嫌尽消，和

好如初。为了挖掘小汪，我们付出了

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艰辛劳动。尽管

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浑身沾抹得像

个泥猴，可看到那淙淙流淌的泉水，

便会高兴得蹦蹦跳。干渴时喝上几

口，更感到无比惬意。

其乐无穷地挖小汪，一直玩到我小

学三四年级。恰在此时，村里在原有的

几个池塘基础上，挖了个数百平方米的

“大水库”。碧波荡漾的库水，又成了我

游泳、垂钓的乐园。可惜好景不长，从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地下水位开始下

降，库水越来越少。每逢旱季，还会干

涸见底。到我参军离村时，库水已大大

低于地面，浇菜用水只能靠泵抽，再也

放不出来了。

自参军离村后的数十年间，我回故

乡的次数可谓少之又少。特别是来昆

明定居后，就再也没回去过。随着离乡

日久，加之琐事繁忙，对故乡的许多事

情都逐渐淡忘。唯有童年时在西涝泉

戏耍的情景，常常萦绕心头，浮现于脑

海；对那清澈甘甜的泉水，更是念念不

忘。而最令我惦记的，则是那个所谓的

大水库。因为当年我离村时，库水水位

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后来也不知怎么

样了。其间，我曾写信问过一个生活在

老家的童年伙伴，他告诉我说，由于地

下水位持续下降，库水快要干涸了。这

虽令我失望，但并不感到意外，此后便

懒得再问了。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今年春天我因故回了趟故乡，魂牵梦绕

的西涝泉却给了我个大大的惊喜。

少小离家，耄耋回乡，故乡的景物、

人事之巨变可想而知。但最令我惊叹

的，当数西涝泉——当年的“大水库”、小

池塘统统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

长达二百余米，宽约几十米，面积足有上

万平方米的大水塘。惊叹之余，问及身

边的童年伙伴，他兴奋地告诉我，改革开

放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环保意识的提

高，政府主管部门已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住了地下水位的下降。村委会为了满足

全村灌溉用水的需要，又于八年前在原

水库和小池塘的基础上，用挖掘机挖了

这个深达八九米的大水库。其不但面积

大，而且泉眼很旺，大旱时，四五台农用

水泵日夜不停地抽也抽不干。

听罢老友的述说，我先是漫步绕

塘，仔细察看了一番。然后驻足岸边，

凝神注目，久久观望着那碧波荡漾的满

塘春水。触景生情之际，突然灵机一

动，想起了盛唐大诗人贺知章那首著名

的回乡诗：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诗的前两句，与我这次回乡的感受

完全相同。后两句的意思，却与我的眼

前之景截然相反。余略加思忖后，乃反

其意而改曰“童年所戏涝泉水，春风亦

改旧时波”！

风花雪月一梦＞闲话 □蒲成浩


